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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用心良苦，这个策略还是失
败了，部落们不想也无法控制极端主
义分子。一些估算显示，重新进入阿富
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数量增加了4倍。

一段时间以后，巴基斯坦政府从
贝-布托遇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巴
基斯坦军队重回部落地区进行战斗
——不仅针对基地组织，也对抗塔利
班和其他的极端主义分子。可是由于
巴基斯坦专注于解决内部政治危机，
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被耽搁了。塔利班
和其他极端主义分子抓住这一机会，
加快了在阿富汗的行动节奏。他们频
繁制造暴力，煽动阿富汗人转而对抗
政府和我们这些盟国。我们必须找到
夺回主动权的办法。

2008年中，我厌倦了阅读关于巴
基斯坦极端主义避难所的情报。我回
想起 2006 年在阿富汗同特种部队的
一次会谈。

“你们需要的东西都齐全吗？”我问。
一位海豹队员举手：“不，长官。”
我不明白他们到底缺什么。

“总统先生，”他
说，“我们需要进入巴
基斯坦的许可，进去干
掉那些坏蛋。”

我意识到危机迫
在眉睫，必须做点儿什
么。但在这方面，穆沙拉
夫的判断比较准确。我
们的军队遇到了意想不
到的阻力，他们就像点
燃火药桶一样，制造了
许多国际新闻。一份巴
基斯坦报纸的头条写
着，“美国大兵侵犯巴基
斯坦主权”。伊斯兰堡众怒爆发，两院一
致通过决议谴责我们的军事行动。没有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容忍自己的主
权被侵犯。

我寻找其余进入部落地区的途
径。一种无人驾驶飞机“捕食者”能够
进行视频监控并发射激光制导炸弹。
我授权情报部门加大对极端主义者的
压力。我们行动的不少细节仍是机密，
不过当我下令，传媒界开始报道更多

“捕食者”发动的进攻。基地组织的第
四号人物哈立德·阿勒-哈比比被击
毙。还有一些负责宣传、招募人员、管
理宗教事务，策划向外国发起进攻的
基地组织头目也被击毙。我收到的最
后一份报告称，基地组织在边境地区

“四面楚歌，内外交困”。
2008 年 12 月，我来到阿富汗做

告别之旅。早上5点，“空军一号”在巴
格拉姆空军基地降落，此时正是黎明
之前。“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也
要告诉所有为我们国家尽心尽力的
人，”我向机库中的士兵们说，“感谢
你们做出这高尚的选择、服务和保护
你们的同胞。你们在阿富汗所做的一
切都极为重要。这些行为不但勇敢，而
且无私，就像美国军人们曾在诺曼底、硫
磺岛和朝鲜半岛所做的一样。你们这一
代军人，和之前那些伟大的军人们一样，
你们每天的所做的努力，都将成为历史，

一代代传颂下去。”
我同士兵们握手，之后登上黑鹰

直升机飞往喀布尔。阿富汗是一个身
临其境才能了解的地方。广阔而崎岖
的山脉，粗糙而裸露的地面，阿富汗
荒芜又令人望而生畏。有时我会觉
得，怎能有人在这个地方躲上 7年还
不被我们抓到？当我看到阿富汗的地
形后，这就很容易想明白了。

靠近喀布尔时，我闻到一股刺鼻
的气味。我意识到这是烧焦轮胎的味
道——这就是阿富汗可怜的冬季御寒
措施。回家之后我咳嗽了一个星期，这
也能提醒人们，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当我们降落在总统府，卡尔扎伊
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长袍和帽子，
大步走来迎接我。他向我介绍自己的
内阁部长们，把我引入一个大客厅喝
茶。和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给我看他
小儿子也是他的独生子米尔维斯的照
片时，他显得既高兴又骄傲。他谈到自
己增加阿富汗农业产量和鼓励发展电

信之类事业的计划。会
面过后，他送我到尘土
飞扬的院子里，我们握
手拥抱道别。毫无疑
问，他曾经做出过错误
的决定。尽管所有力量
都在反对他，他依然没
有丧失带领阿富汗走
向美好明天的信心。他
努力给阿富汗人民带
来希望，而这是多年来
阿富汗人民从未拥有
过的。因此，他将永远
享有我的感激和尊敬。

我也清楚，我有很多尚未完成的
事业。我极度渴望将本·拉登绳之以
法，而我们没抓到他的事实是我的遗
憾之一。这绝对不是因为缺乏努力。7
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搜捕力度。尽管我
们没找到基地组织一号人物，我们还
是迫使他改变了四处流窜、对外沟通
和策划阴谋的方式。由此，我们也粉碎
了“9·11”事件之后他最大的梦想：看到
美国再次遭受袭击。

我依然坚信，阿富汗事务是值得
我们付出的。幸运的是，我不是唯一一
个这样想的人。2009年春天，奥巴马总
统直面批评者，向阿富汗部署更多军
队，并做出最新承诺，将开展平叛行
动，同时敦促巴基斯坦加强对抗部落
地区极端主义分子。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重新攫取阿
富汗政权的最终也是唯一的途径，就
是等待美国放弃阿富汗。允许极端主
义者重掌政权，会让妇女们退回从属
地位，让女孩们被学校驱逐，过去9年
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乌有。我们的安
全也会无法得到保证。冷战之后，美国
放弃了阿富汗，引发了混乱、内战和塔
利班上台、基地组织避难所出现，最后
是噩梦一般的“9·11”事件。忘记这个教
训会是个致命的错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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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感动地说：“那是因为您帮
助我拥有了整个天空，拥有了嵩山的
太阳。我自由，我快乐，我感恩，我敬
爱的父亲！”跋陀听了，又急问道房：

“葵花称呼我什么？”道房说：“她叫你
父亲，敬爱的父亲呀！”老跋陀热泪滂
沱，用双手托起鹦鹉说：“真的，我已
把你视同我的女儿了，葵花，我也真
的没有任何亲人了！”鹦鹉说：“父亲
接收女弟子吗？女儿要随父修行。”跋
陀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动，断然说：

“不可，修行实在太苦了，只能容纳少
数人。让葵花跟嵩山所有的鸟儿一
样，在自由的绿荫里，在共同享有的
阳光下，在不会漏过一个角落的清风
中，享受没有清规戒律的世俗生活
吧，记着，自由而公正的世俗生活才
是最幸福的……”

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陡转。
跋陀脚下的盘山道上，传来喊话的声
音。青竹寺主葛禄把
碗口粗的竹筒套在嘴
上喊叫：“天竺国的大
头陀听着，我寺僧人
已将盘山路拦腰截断，
你们已上天无路、入地
无门。你纵有一个武艺
高强的徒弟，也不是我
竹林寺二十名‘打坡僧’
的对手。你想平安下
山，就必须缴出你的木
棉袈裟和浑铁禅杖，并
立下字据，作为你重伤
我寺五名僧人的赔偿。如你胆敢不从，
本寺主就以逸待劳，冷眼观望，先饿你
三天再作定夺！”

跋陀和弟子听了，都大为震惊，
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话才好。鹦鹉飞
到空中望见，葛禄喊话后，已暗遣打
手攀爬断崖，偷袭过来。跋陀仍手执
画笔，说：“稠，你且守住路口，待我补
完了这几笔再作道理。”葵花正焦虑
不已，忽有一阵山风吹来，哗啦一声，
卷起未完的画稿飘摇远去。跋陀跌脚
叹道：“哎呀，我的嵩山飞了！”

忽地，山谷中传来喜鹊喳喳乱叫
的声音，乌压压云雾一般的一大群喜
鹊从深谷里飞上天空，左盘右旋、呼呼
生风。葵花鹦鹉从跋陀的肩上冲天而
起，搅进喜鹊群中，振翅鸣叫不已。一
只小喜鹊与她紧紧相随，寸步不离。

跋陀和弟子正仰天观望喜鹊，又
有一大群猴子从绝壁上攀缘而来。为
首的公猴直奔跋陀身边，拱手而拜。
跋陀看见它的左耳朵残缺了半边，就
喊了一声：“猴娃！”猴娃高兴而淘气
地一跳，把一个野果塞到跋陀手中，

“吱吱”地说了什么，急率猴群离去。
瞬间，天上的喜鹊和悬崖上的猴

群都看不见了。不多时，数百只喜鹊
已遮天蔽日地飞临恶僧们的头顶，突

然停止了鸣叫，只有扇动翅膀的声音
如掠过长空的大风。在大风的上边，
又传出葵花鹦鹉嘹亮的鸣叫，喜鹊们
立即从恶僧们的头顶俯冲下来，开始
了波浪式的集团冲锋。霎时间，山道、
绝壁上传来一片惨叫，恶僧们的脑袋
上已经被啄、被抓得鲜血淋漓，一个
个抱头撅臀，无处藏身。喜鹊的轮番
攻击还没有结束，数十只猴子又从深
涧里跳跃而上，有的抓头挠脸，有的扒
裤抓裆，盘山道上又是一片惊叫。葛禄
刚刚头顶着铁锅躲过了喜鹊来自天上
的攻击，却冷不防被一群猴子扒下了
裤子，被猴王和它的御林军边追边打，
逼得他绕着山道乱跑。寺主葛禄和他
的打手们被喜鹊和猴子紧追不放，顾
头顾不了屁股地向山下逃窜。

天空中再次传来葵花鹦鹉的鸣
叫，上百只喜鹊又在空中结队，在跋
陀头顶盘旋翻飞；猴王也率领猴群从

悬崖边上列队走过，与
天上的喜鹊一起，接受
了跋陀的检阅。当喜鹊
与猴群又倏而消失在
绝壁下边的时候，只留
下葵花鹦鹉和她的小
喜鹊在跋陀的头顶鸣
叫，还有猴王和它的贴
身卫士与稠和道房一
起，簇拥着跋陀下山。

稠却由于在一场
令人眼花缭乱的搏斗
中来不及表现自己的

神勇而气恼不已。到了清除路障的时
候，他才得以小试膂力。葛禄率领二
十名恶僧用铁橇杠撬到道路中央的
卧牛石，稠赤手空拳就将其掀翻了几
个跟头，轰隆隆滚下了深涧，被封死
的盘山路又成了通途。据说，此后三
十二年，即北魏孝昌二年，稠又得到
一次表现其神勇、而且被后人载入

《续高僧传》的机会，说稠在怀州西王
屋山修法，望见两只老虎相斗，虎啸
声震动山野，稠就当了老虎的和平大
使，将跋陀遗赠给他的禅杖插在两只
老虎中间，老虎便乖乖地各自散去。

磨盘山之役也留下了一个不可弥
补的损失，就是跋陀被山风卷走的画稿
下落不明。捡到过这幅画稿的山民说，
画儿上的嵩山主峰太室山，像是一头正
在爬起来的大老犍，勾着头、蹬着蹄，浑
身都在用力。他猛地甩了一鞭，大老犍
就蹬着蹄子站起来，“哞”的一声吼叫，
从画上蹿出来，奔回嵩山去了。因此有
人说，这是跋陀作画时投入心力过大，
摄走了嵩山的魂魄，嵩山唯恐魂魄受
损，就“哞”的一声，把魂魄收回去了。跋
陀听了大惊，“啊呀，嵩山恕我！多亏我
用的是天然、温润的植物颜料，
要不，还不知会给您带来多大
的伤害呢！” 17

辣子和洋芋
第广龙

散文

陇东一带，问人要啥，不给，会说，给你个
辣子。所谓给个辣子，并不是真的有个辣子要
给，实际上只是这么一说。不给就说不给，为
什么要说给个辣子呢？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
白。拿别的东西说事，比如说茄子，说萝卜，我
还理解，拿辣子说事，我不理解。

陇东人吃饭，离不开辣子。在陇东人的饮
食里，辣子的要紧程度，不亚于盐，不亚于醋。
有了这几样调味品，陇东人才能吃饭。平日吃
菜少，靠辣子提神呢。有了辣子，没有别的菜
下口，心里也是知足的。吃面，调油泼辣子，这
个是位居头一样的。就是给辣子面里滚进去
热油，辣味还有，只是不那么重了，吃起来不是
很辣，还焕发出独特的香味。油泼辣子装在瓷
盒里，始终摆放在饭桌上，随时取用。调了辣
子，不论汤面还是干面，颜色也好看。只要有
辣子，吃饭能吃下去，一大碗，又一大碗，吃得
头上冒汗，吃得舒服。吃蒸馍，也吃辣子，凉拌
的，炒熟的，还有腌制的，辣得直吸溜，还吃。
吃蒸馍还喜欢做的一道菜，叫辣子水水，就是
把青辣子剁碎，要多倒进去醋，调一盘子，拿刚
出锅的热蒸馍，蘸着吃。吃完了，把盘子端起，
把剩下的仰脖子喝光，这样吃，刺激，过瘾。有
一句话，人吃辣子为辣的了，羊吃酸枣为扎的
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陇东的旱地，能生长特别辣的辣子。每年
秋天，人们都会大量购买。辣子多串成长串，最
长的长过三米。回去自己晾晒，晒的干透的，用
磨槽磨成辣面子，储备下。晒去一定水分的，装
进缸里，撒盐，腌制起来，能吃到来年。长庆桥
的辣子有名，叫线线辣子，细长，略弯曲，红得热
烈。应季的集市上，一条街面，一路走过去，一
片又一片红，全是买卖线线辣子的。

可是，俗语里头，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句呢？
给你个辣子！而且，人听了都知道意思，知道对
方的态度，知道是啥都不愿意给。而且，没有人
说，行，给我个辣子。这也挺奇怪的。

但是，同样拿蔬菜打比方，如果说谁时，说这
人是个大洋芋，那可是好话，是夸人的，是说这个
人不一般，有身份，是个成就人。为什么洋芋就
能这样形容人呢？这个，我也琢磨过。洋芋在土
里头，是隐藏着的，是看不见的，挖洋芋时，挖出来
的洋芋，多数中等，也有小个的，要是一铁锨下去，
一翻，出来一个大洋芋，是很让人惊喜的。大洋
芋自然比小洋芋要珍贵。大洋芋难得，都是大洋

芋，还不把人美死。所以，说谁大洋芋，谁也是难
得而珍贵的。不过，同样的，说谁是个大洋芋，谁
心里高兴着，嘴上却不会说，说，我就是个大洋
芋。而且，这话常常是在人背后说，背着人，才说，
这人是个大洋芋。不像要东西不给，说给个辣
子，常常是当人面前说。洋芋前头一定得加个大
字：大洋芋。不是谁都能承受得起这个称呼的。
这个称呼，不能随便用。洋芋是好东西，既是菜，
也能当饭，切片，切丝，切条，都随意，直接煮一锅，
丢进火堆里烧，也可口。大洋芋一个就能炒一盘
菜，一个就能让人吃个半饱。陇东人吃饭，也是
顿顿洋芋，吃不烦。从小到大，多少人靠洋芋活
命。用大洋芋服气人，就像说马中赤兔，人中吕
布一样。

陇东人离不开辣子，也离不开洋芋。说到
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点，要啥给人不给，说给
个辣子，有一个原因，就是，辣子再好，吃的时
候，必须就着饭吃。就着面条，就着蒸馍都
行。辣子不能单独吃。单独吃，肠胃受不了。
如果你吃着蒸馍串门，在别人家菜地的辣子秧
上揪一个辣子就着吃，主人不说啥，但是，你拿
一个辣子，到别人家，说吃辣子呢，没有蒸馍，
给上个蒸馍，这话，自己都张不开口，没有这么
来事的。所以，给谁说给个辣子，等于没给，你
还得自己找饭，拿着辣子，只能干瞪眼。说给
个辣子，也许就是这么个意思。看起来给了，
实际上呢，叫人作难。我想是这样的意思。而
且，有的人说的更绝，说给你个辣子把把！那
等于给了个纯粹没用处的，给了个要扔掉的。

就这两句话，没见谁颠倒了说。在表达不
给的意思时，说给你个洋芋。在夸赞一个人出
众时，说这个人是个大辣子。没有人这么说。
在现实中，辣子和洋芋各有指称，赋予了一种延
伸的意义，辣子是一个意思，洋芋是一个意思，
而且，人们都认可，都遵守，不会乱。有时，也说
给你个大辣子，意思还是不给，意思这辣子更
辣，更让有企图的人落空。那时，陇东人普遍见
识短，说大辣子，说的还是辣子里头长的大的，
总归还是辣。那时，陇东人还不知道，大辣子还
指称另一个品种，又名菜椒，吃起来不但不辣，
还有点发甜。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说给你个大
辣子了。大辣子单独吃，是能吃下去的。假如
那时引进了泰椒，人们又吃过，说不定会说给你
个泰椒，对方烈火攻心的记忆被唤醒，那效果更
具体，语言的作用也一定更明显。

生死与追求
高玉成

商都钟鼓

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句名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
题。”初看很让人费解，难道在生死选择上，还有什么可犹
豫的吗？人生只有一次，穷也好富也好，苦也好甜也好，悲
也好喜也好，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富人潇洒地活，
穷人挣扎着活，病人苟延残喘，垂死的人咽不下最后一口
气，都是因为留恋这个世界，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显然不是莎翁想要的答案。
在浴血奋战的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在生死面前，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死亡。他们中间，有的是在战场上冲向死亡
的，有的是忍受了鞭打、火烧、电击、刀剐等各种令人发指
的酷刑后死去的。那些酷刑不要说施加于身，只要看看刑
具，想想受刑时的情形，就足以让人魂飞魄散；而他们却以
超人的意志，去忍受折磨，直到死亡。

这样看来，生命固然无比珍贵，但是，当有什么东西超
越了生死，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时候，死亡就变得不足畏惧
了。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就是
他们认为可以超越生死的东西。当年的那些共产党人，之
所以能够迎接枪林弹雨，忍受在身上钉铁钉、插竹签等酷
刑，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焕
发出的巨大的意志力，使他们超越了生死，支撑着他们忍受
任何痛苦，经受任何考验，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
惜！

战火硝烟已经离我们渐去渐远了，酷刑伤痛也慢慢成
为久远的回忆了。在和平建设年代，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
可以超越生死，即便是理想信念，也无需出生入死去追求
了。倒是生命被最大程度地尊重之后，一些需要经受困难、
承当风险的事情，也被人们尽可能躲避了。人们更乐意在
安逸中享受生活，在物欲中寻求满足。个人利益，特别是物
质利益极端膨胀，公平正义不断被挑战，道德良知不断被践
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似乎又成为
社会现实的写照。只有遇到马克思所说的，为了获取百分
之百利润、百分之三百利润的时候，一些人才会变得“英勇
无畏”，去冒死追求。

话也许说得有点重了。但一想到那些为理想受尽折
磨，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就觉得只要还有辜负他们期望的地
方，就怎么说都不过分。“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先烈
们的那“一次”，“在黑暗的年代”，“为了光明的未来”（蒋竹
筠烈士遗书语）牺牲掉了；我们这“一次”，难道不该在“光明
的未来”里，更多地缅怀他们“在黑暗的年代”中的英勇事迹
吗？毕竟，我们是他们的传人，只要我们还承认这一点，还
认同他们的奋斗方向，我们就有必要在先烈们的旗帜下，认
真想一想，这路到底该怎么走，这人到底该怎么做！

汉陶鸡
张健莹

阅汉堂陶俑

汉陶中的鸡有各种各样的，有公鸡有母鸡自不必说，
造型方法也各不相同，就说身上的羽毛，有的用线条表示，
有的甚至还要做出羽毛的根部。看这几只鸡，公鸡扎着翅
膀鸣叫，骄傲的不可一世；母鸡低眉顺眼安卧，本本分分下
蛋。

汉代是把鸡当做祥禽瑞兽的，因为“鸡候夜，不失更，
信也。”意思是鸡守夜，到天亮打鸣，很守时，很讲信用。汉
代做生意的商人初次见面要送上一只鸡，表示互相期许守
时而动。汉代还说鸡有五德，头戴冠，显文雅；腿脚能跑，
显矫健；面前有敌人敢斗，很勇敢；吃食的时候，公鸡会呼
唤母鸡，挺仁义；加上守时讲信用，一只鸡尚有如此美德，
还能不算祥禽？鸡们吃害虫，母鸡能下蛋，鸡肉可做佳肴，
鸡和人关系紧密，难免受到关切。

而如今，鸡都是机械化的饲养了，它长成什么样子能
否奔跑能否御敌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统一的喂养，也不
用公鸡绅士一样呼朋唤友照顾母鸡了；至于打鸣守时，更
毫无用武之地了，一部手机一台闹钟比鸡管用得多。城里
居民小区每每贴出告示，不准养鸡，是怕鸡们随地大小便，
坏了市容，也是怕鸡黎明即起引吭高歌，搅了美梦。

鸡就剩下一个使命了，就是被人使用，不管是鸡肉还
是鸡蛋。

倘使现时的鸡碰上了汉代的鸡，会互相惊讶吧：原来
还可以这样生活？汉代的鸡会羡慕现今鸡们的享受，不受
觅食之累；现今鸡们会眼馋汉代鸡的自由，享尽生活百味。

《只谈风月》
刘文莉

新书架

人生不过食色性也。关于情爱、婚姻的一切话题，《只
谈风月》全都收罗！

虽然这本书的定位，大概是给男性同胞看的书，但是
女人也很值得一看。在书里你可以看到，男人是从什么视
角来看待女人的。

此书信息量很大，而且主持人和各位嘉宾探讨的观点
也够实诚。其实观点算不上有多独到，毕竟形式是家长里
短地唠嗑，但好在说得直白，直入主题，还带放射性扩散，
集结的话题也都很好，都是社会上的热点。一本书看下
来，大概能让一些女生恍悟，大多数男人过瘾。

什么是真淑女，什么是真性感；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是
面具男。也许你会有新一番体会。何况这本书也不仅仅
讨论性，更讨论了爱。也许这二者是很难分割来谈的，至
少对女人来说是这样。

烂漫的声音
——《倾听桃花》跋

序跋选萃

未识克红兄之前，先读过他的诗。
那本诗集至今仍然安静地踞于我的书架

之上，浅浅淡淡素面朝天的装帧淹没于各式各
样色彩华丽的书本里，显得有着少许的落寞，可

“五弦琴音”那几个字总是很别致地时时跳脱出
来，令我情不自禁地怀想起那些魏晋风流的名
士们，想起在林间溪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
嵇康。翻开书页，一节节清丽温婉的诗章从墨
香中流淌出来，宛若嵇康指尖弦底叮咚洒落的
音符，在空谷中四散飘荡余音袅袅，听得人怦然
心动。我一度疑心克红兄是一个极年轻的人，
至少年纪应该与我相仿，否则怎会写出这样年
轻的诗来？细腻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巧妙地融
汇其中，令人读来不忍释卷。

见面之后，方知克红兄也算得上我的前辈
了，于是平添了几分敬重，虽曾多次谋面，交流
却并不深入，熟识他完全是机缘巧合。某年夏
天新安县组织了一次笔会，邀请省市一些作家
在龙潭峡黛眉山等地游了游，我与克红兄恰被
安排在同一房间。是夜，我俩轮流大作鼾声，各
睡半宿，清晨醒来，忍俊不禁，不由多说了很多
话，彼此之间距离立刻近了很多，才发现竟然如
此投缘。自那以后，来往更多了。

克红兄为人洒脱，倒真是有几分魏晋之
风，让我仰慕得很。他重义气，喜交友，常因朋
友的事奔波，而乐此不疲。“朋友交往，讲的就是
一个感情。”克红兄常常对我讲起这句话，其实，
他何止对朋友如此，对亲人，对师长，亦是如
此。王恩宇老师辞世以后，克红兄悲痛万分，常
因未能及时写出怀念文章而自责，恩宇老师逝
世两周年的时候，他送了一篇文章到我那里，嘱
我无论如何要择版面发表。克红兄的文字功夫
自不必说，恩宇老师作为洛阳籍的著名作家，在
我们这个植根于洛阳的刊物上发表一下追思，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克红兄说得如此郑重，显
然不仅仅是为了发表一篇文章而已，他要表达
的，是那份对师生之情的珍视。正是这些，才使
得他在洛阳文学圈里，有了很好的口碑。去年
洛阳市作家协会换届选举，他以高票当选副主
席，个人魅力可见一斑。

出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的文章多些，尤其
是本地作家，常常往我那里送稿，有时为了发表，
不免还要说些好话。克红兄却很少到编辑部送
稿，往往需要约稿几次，他的稿件才姗姗而来，倒
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他自己说的好，一是实
在没有时间精力，二是兄弟在这儿，咱也要避嫌，
免得说咱是人情稿。我听了，也暗自钦佩这位
老兄的为人。这部集子里的同名散文《倾听桃
花》，倒是首发在《牡丹》上的，我是署名责任编
辑，因为洛阳搞一个“诗意河洛——百名作家写
洛阳”的征文活动，于是约了他的稿子“以壮声
威”，这次他很爽快，“宣扬洛阳的事，咱要热心参
与”，很快就将洋洋洒洒的几篇散文送了过来，其
中居首的，就是这篇《倾听桃花》。更为可喜可贺
的是，他写的这组《洛阳风韵》的散文，在诗意河
洛全国文学大奖赛中荣获了一等奖。

《倾听桃花》，这个别致的题目，本身就有
诗一样的风味。桃花的形和色，是必须借助视
觉才可以感知得到的，而他偏偏把这些诉诸于
听觉，似乎听到的不仅仅是花开的声音，还有伴
随桃花开落的一切风物。“洛阳城东桃李花”，洛
阳自古就是花的城市，更是诗的城市，在这样的
城市里，滋养出克红兄这样的作家，催生出《倾
听桃花》这样的作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街上弥漫着湿润
清新的空气，清冽过后，温暖悄悄来临，春天已
经触手可及，梅花已然开过，接下来，我们就可
以期待再次“倾听桃花”了……

王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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